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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家 之 言

“四大名著”不适合孩子阅读吗？
□路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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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红军侦察员抓获
的人叽里咕噜，说的是
周仁杰听不大懂的土
话，这些发音奇怪的土

话和疯狂不止的狗叫混杂在一起，使周仁杰顿时
紧张起来。土话是广西方言，可以肯定，眼前的这
两个人是桂军的侦察员。接着，俘虏的口供令周
仁杰的脑袋像炸开了一样：桂军十九师的先头部
队已经接近甘溪镇北面的山脊了。

周仁杰立刻命令把这两个俘虏送到军团
部去，同时命令两个连沿着镇边的土墙火速散
开，机枪配置在侧翼，另一个连跑步上山占领
前面的无名高地——这一切，都是周仁杰的本
能反应，是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瞬间做
出的决定。

但是，俘虏送走了好一会儿，周仁杰仍没
有接到军团传来的行动命令，他看见的依旧是
正常行军的景象：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一部已
经陆续进入了甘溪镇，几个干部坐在一家店铺
门口好像在开会，红军士兵已经开始做饭，炊
烟正慢慢地向镇子的上空飘散。而主力部队
仍在镇外远处的土道旁休息。时间一分一分
地流逝过去。

接近中午十二时的时候，枪声响了。
枪声居然来自镇中！
镇子里传出的枪声令红军惊异万分，他们随

手用桌子和凳子当掩体，一边没有目标地四处射
击，一边急速地向镇外撤退。

查阅现在所能查到的史料，也无法查清一九
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在九时至十二时之间的三
个小时内，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指挥员面对突发
敌情为什么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唯一能够说
得通的推测是，他们完全相信了中革军委的电
报，把当前的重大敌情判断成企图骚扰他们的
小规模的地方武装。在这生死攸关的三个小
时内，他们既没有下达展开部队以抢占有利地
形的命令，也没有部署遭到袭击之后部队的作
战方案。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桂军突然发起
攻击的时候，除了周仁杰的先头营，整个第六
军团从军团指挥员到普通官兵都不知道发生
了什么。

桂军在这三个小时里占领了甘溪镇北面和东
面的制高点——群宝山和白虎山，迫击炮阵地设
置完毕，机枪扫清了射界，桂军那些穿着土黄色军
装的步兵在布满山脊棱线的低矮树丛中时隐时
现，使山脊两面的山岭如在风中起伏涌动。其中，
一个营规模的桂军正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分两路
向甘溪镇的左右两翼迂回，远远地看过去像是两
道混浊的泥水正沿着河道蠕动而来。而另一股桂
军——其领头的定是个富有作战经验和冒险性格
的老兵——钻进了一条用厚木板封住顶部的暗水
沟，这条暗水沟自镇北的小河一直通到镇中。十
二时响起的枪声就是他们突然掀开头顶上的木板
射出的。

《随军西行见闻录》详细记载了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历
时 8 个月、途经 6 个省、行程 6000 公里
的传奇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逸
闻史实。该书重点描述了红军艰苦卓绝
斗争的英勇事迹，宣传了遵义会议精神，
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以及爱护人民、关心少数民族的生
动事例，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倡议合作抗
日的政治主张。

陈云从小受到苏州评弹说书艺术
的熏陶，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他将这
种表现手法融入对长征中惊心动魄的
故事、红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的
描绘之中。

书中这样描写红军领袖的形象：
“赤军中最高人物如朱、毛、林、彭及共
党中央局等赤区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
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
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
手执唐诗，极善辞令。我为之诊病时，
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
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
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
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我到，方搁笔。
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
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
完全不同。”

虽是简洁的白描，但非常细腻，既有
对毛泽东、朱德形象的真切感知，也渗透
聚焦者的思想和情感。书中描写领导人
与红军战士平等相处、同甘共苦，与老百
姓的鱼水深情的故事细节，也颇为感人。

《随军西行见闻录》不仅具有史料价
值，在报告文学写作方面的风格和艺术
特色，也是独树一帜的。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这本书最早向世界介绍了长征
——关于陈云同志《随军西行见闻录》

近日，上海《劳动报》报道：8集微纪录片《上海记忆：
他们在这里改变中国》在沪首映，纪录片公布了大量珍贵
史料，其中包括历史上第一部向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亲
历记《随军西行见闻录》。

这本红色出版物的发现始末、文物价值、多种版本流
传和珍藏情况以及手抄本被发现的新闻报道，再次唤起
人们对长征的记忆。

1934年10月，陈云随红五军团一
起长征。1935 年 6 月上旬，中央红军
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共中央秘
密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以及
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7月下旬，中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陈云及在上
海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前往苏联。在莫
斯科，陈云向共产国际详细汇报了中国
共产党、中央红军主力战略大转移和遵
义会议的情况。1935 年秋，陈云在莫
斯科完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并于
1936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

《全民月刊》上连载，署名“廉臣”。同年
7月，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

《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莫斯科出版

单行本后，很快传到国内，先后以不同
的版本出版印行，现发现的有：明月出
版社 1938 年 1 月出版的《从东南到西
北》、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3月出版的

《随军西征记》、大文出版社 1939 年 1
月出版的《长征两面写》、上海群众图书
公司 1949 年 6 月出版的《红军长征随
军见闻录》。《随军西行见闻录》连载版
和单行本，现收藏于上海市档案馆。

《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作者“廉
臣”是谁？起初并不为人所知。直到
1985 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 50 周
年，《红旗》杂志重新刊登了《随军西
行见闻录》，才明确指出“廉臣”就是
陈云。

在国内外出版的描写长征的图书
中，人们往往把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

《西行漫记》当做向世人介绍红军长征
的第一本著作。也有人说红军主要领
导人王稼祥，于1936 年初在苏联治伤
期间，最早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
情况。

但有关长征图书文化的研究学者
认为：从出版时间上看，《随军西行见闻
录》是党内最早向外界介绍长征的一本
书。

1936年6月间，斯诺到陕北采访，
收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他写

作的《西行漫记》英文版首次在英国出
版，时间是 1937 年 10 月；而王稼祥在
苏治伤时间也是在 1937 年。陈云的

《随军西行见闻录》写于 1935 年 8 月，
1936年3月开始连载发表，7月结集出
版发行，比斯诺的《西行漫记》早面世1
年多；比瑞士传教士勃沙特的被看做是
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著
作《神灵之手》，还要早近半年。由此可
以说，陈云堪称向世界宣传红军长征的
第一人。《随军西行见闻录》为后人研究
红军长征保存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
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陈云同志是长征的参与者和见证
者。对于长征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和
众多参与者，应该怎样真实具体生动地
表现？这部书的写作，是进行了精巧构
思的。

初版《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何署名
“廉臣”？陈云曾这样解释：“这篇纪实
文章，为了现在便于在国统区流传，笔
者只好在文中装作一个原在国民党军
队中，后来又因被俘在红军中工作的医
生，我在论述红军之长征时，采用的是
第三者的语气。”陈云巧妙地运用了假
托的艺术笔法，以当时闽西一名个体医

生傅连璋在长征中的经历为原型，假借
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
之口，详细生动地述说了红军长征。

采用这样一个叙述角度，一是故事
的叙述者可以站在一个观察全局的位
置，聚焦所观察描写对象的各个侧面，
尤其是从上层看到红军长征全局的一
些情况；二是可以从中立的立场反映红
军长征历史活动。这种叙述方式，叙述
者和他的故事、事件与时间，是统一融
合的。这样的叙述观察角度，对红军将
士的生活、军事策略、战斗精神的认识
和表现，会更加客观真实。

第一版在苏联出版

最早介绍红军长征

采取第三者视角

借用苏州评弹手法

9 月 26 日，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
长秦春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四
大名著”适合孩子阅读吗？》，认为四大名
著及部分国外经典不适合孩子看，引发
网友热议。

秦院长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
其认为孩子心智不甚成熟，无法充分理
解书中错综复杂的价值观，他解释：“《水
浒传》里满是打家劫舍，落草为寇，占山
为王。《三国演义》中充斥阴谋诡计，权术
心机，尔虞我诈。《西游记》根本上讲述的
是佛法和人生，远非孩子所能理解。《红楼
梦》‘色、空、幻、灭’的主题可能会影响他
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这种想法相当有
市场。初学汉字的孩子并无足够能力阅
读这些著作，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更容
易望文生义地附会、误读。不少家长往往
抱着聊胜于无的心态鼓励孩子阅读经典，
殊不知在难以卒读的状态下，揠苗助长只

会滋长儿童的厌学情绪，从而事与愿违。
现实中有许多类似案例，秦院长从教育角
度进行了一番思考，这也是问题看似“老
套”却备受关注的原因所在。

然而，过分强调阅读必须与人的心
智发展程度相匹配，也容易遁入误区。
阅读的目的在于传递新知、为读者开辟
新世界。我们在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知识
需求，阅读与自身发展程度相匹配的著
作有其必要，但这不是阅读的主要功能，
阅读要求读者不满足于现状，它理应成
为打开精神束缚的钥匙，现实生活中有
不少学者、家长鼓吹令其成为枷锁，这就
与阅读的启蒙功能背道而驰了。如同面
对那些对成人世界充满好奇的儿童一
样，我们要做的不是竭尽所能地让成人
世界继续保持神秘，而是要以儿童能接
受的方式为他们逐步揭去成人世界的面
纱，从而消除他们的偏执与恐惧。

将名著硬生生划分为“成人的”和“孩
子的”既不符合实际，也低估了孩子的理
解能力。教导为人处世的道理不是名著所
要承担的唯一责任，同样是《三国演义》，在
成年人看来不过充斥着阴谋诡计，孩子却
更容易为其中一个个生趣盎然的故事所吸
引。“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带给孩子的不
是欺诈之术，而是故事波澜曲折的趣味。
不少学者担心《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
等情节会令孩子变得叛逆，却不知儿童本
就对背后的各种世界观不感兴趣，他们喜
欢的是“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可大可小
的如意金箍棒、八卦炉中炼出的火眼金睛、
扇灭火焰山的芭蕉扇等。孩子与成年人的
差别决定了他们在阅读时会各取所需，认
为带“成人色彩”的名著将败坏孩子的道德
只是想当然的推断，这一推断恰恰反映了
部分学者和家长对孩子个性缺乏尊重。阅
读是一桩乐事，孩子必须有选择读物的自

主权，希望通过制定一份“无害”的阅读书
目从而让孩子在限定框架内成长，这种做
法不啻将名著贬低为行为守则，抹杀了名
著的真正价值。孩子能够阅读名著，也必
须通过阅读名著来汲取人生智慧，名著源
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只有通过阅读经典才
能培养起他们卓尔不群的品格。

在不具备基本理解能力的前提下贸然
阅读名著，自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可
只要孩子有兴趣就应该鼓励他们自由阅
读。宋代的程颢曾说：“读书要玩味。”涉世
未深的孩子最初可能对书籍内容存有误
解，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他们便会自觉
返归书籍，完善认识、更新体验，名著在不
知不觉间成了他们审察、体悟人生的媒介，
这种阅读体验绝不是普通书籍所能满足
的。名著并无“孩子”“成人”之别，名著恰
恰是沟通孩子与成人世界的桥梁。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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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出版社出版的《长征两面写》

明月出版社出版的《从东南到西北》

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的
《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

昨日，由张文欣主编的《校园记忆——“新三
届”和“老三届”的故事》新书发布会暨座谈会在洛
阳师范学院新校区举行，以纪念该校百年校庆。

“书里的故事是对那一段特殊岁月的集体
记忆和个体记录，其中也包含了我们很多感慨
和思考。希望对于今天的学子们，能有所启发
和激励……”座谈会上，毕业生代表们以“喜迎
百年校庆 共话校园记忆”为主题，共同回忆了
那段校园时光，并向母校捐赠了新书。洛阳师范
学院原院长、著名学者叶鹏等教师代表，也寄语毕
业生们“要把‘人’字写端正，你们都做到了”。

洛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时明德表示，以学院
1977、1978、1979级毕业生们为主完成的《校园记
忆》一书，从策划、征稿、集稿到编辑出版，历时5
年。该书辑录了数十篇散文，毕业生们以特殊、真
实的情感和笔触，回忆了学习生涯及当时学校和
社会发展的“剪影”，是一笔值得珍藏并传递下去
的精神财富，对于今日的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也
是一本可资借鉴的好素材。

（李梦龙）


